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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读江西

一
在今天中国的大地上，如果要寻找一座宋代城市的话，

我认为非江西赣州莫属。

也许有些人会不以为然。由于岁月太过久远，宋代及

其以前的城市，要么被风沙淹没，要么被自然灾害夷平，要

么被兵燹战火摧毁，早已灰飞烟灭。不仅如此，就是幸存下

来的宋代遗迹，如今也仅剩零星孤物，极少见到了，难道赣

州就能例外么？

近些年来，许多地方为了发展旅游，兴起了一股建造

“古城”“古镇”“古街”“古村”的热潮。宋朝作为一个文化发

达的王朝，其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的一些著名街坊和建筑，

自然是人们恢复和打造的重点。于是乎，“仿宋街区”在各

地悄然兴起，街边小店宋幡招展，街上“宋人”穿梭来往。更

有甚者，再来一场“清明上河图”式的声光电演出，直接把宋

代的氛围感拉满。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赣州的宋城大概就

是这样粘贴出来的“复制品”。

其实不然。作为曾在赣州工作过的人，我觉得，无论从

哪方面看，赣州都是一座原汁原味、独一无二的宋城。

第一，在全国，只有赣州至今还保留着宋代城市的街道

格局。我曾到过开封和杭州。这两座城市，一座是北宋的

都城汴京，一座是南宋的都城临安。但它们都不见了当年

的城市痕迹。前者被黄河的泥沙多次掩埋，化作了层层累

土；后者被历史的风雨多次重构，早已面目全非。而赣州却

不然，老城区的街道布局仍是宋代的。由于这里是章江和

贡江的交汇处，又是千里赣江的起点，三面环水的地理环

境，为城市的设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南朝梁承

圣元年这里正式建城。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守将卢光稠对

城区进行了扩建。到宋代，形成了六条大街的基本格局。

千年后的今天，这六条大街的位置与走向一直没有变动，仍

是老城区的主要干道。漫步其中，宋代街道的坐标举目可

见，宋代街道的纹理触手可摸，宋代街道的气息扑面而来，

简直就是一座活生生的宋代城市。

第二，在全国，只有赣州至今还保留着宋代的城墙。北

宋嘉祐年间，赣州知州孔宗翰组织民众，沿着城区一侧的章

江和贡江沿岸，用砖石修筑起了一道长达 13 华里的城墙。

在这条宛若巨龙的城墙上，砌着无数刻有烧制者名字和时

间等内容的铭文砖，据统计，共有 521种，其中最早的一种系

北宋熙宁二年（1069）所造。正是这一块块斑驳凹凸的铭文

砖，刻载了宋代城市的记忆，砌串起了宋代赣州的历史。这

比任何文字记载都更真实更可靠。它无可辩驳地证明：这

是我国唯一保存到现在的宋代砖城墙，而且是我国宋代城

墙古迹中的一件孤品。

第三，在全国，只有赣州至今还保留着宋代的城市“下

水道”。这套地下排水系统，有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福寿

沟”。更令人惊叹的是，这套排水系统今天还在地下默默地

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古代社会，没有现代机械的情况下，

能设计和建造这样的地下排水系统，这是一个天才般的创

造，不仅是中国城市建筑史上的奇迹，甚至是世界城市建筑

史上的奇迹。

第四，在全国，只有赣州还保留着宋代浮桥。在古代江

南，大凡有河流的城市，几乎都有浮桥。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城市的浮桥几乎都拆掉了。我们如今

在有的地方看到的浮桥，都是近些年为了“恢复城市古貌”

而重建的。然而赣州就不一样，从南宋到今天，贡江上的浮

桥就一直横卧在滔滔江面上。赣州浮桥，是利用水的浮力

和船的功能相结合的杰作。走在浮桥上，可以感到古人的

智慧在水面上荡漾和流淌。

第五，在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只有赣州还保有宋代

开凿的石窟。谈到石窟，人们往往会想到云冈石窟、龙门石

窟、麦积山石窟等，但这些石窟都位于祖国的北方。而紧靠

赣州老城的通天岩石窟，却是我国地理位置最南端的一处

石窟群。它在唐代末期动工，宋代全面开凿并完成，共有

315 处窟龛，造像 359 尊，除唐代的 8 尊外，全系宋代雕凿。

此外，还有大量的摩崖题刻。因为它规模较大，所以被称为

“江南第一石窟”。

第六，赣州老城区的慈云塔，也是一座宋代建筑。它高

42 米，正六边形，共 9 层，青砖构造。同城墙一样，塔身上砌

有许多“北宋天圣元年”“天圣二年”等铭文砖。由此断定该

塔为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所建。千百年来，它就像一

个饱经风霜的老僧人，俯视着赣州城的沧桑变化。

由此可见，赣州的宋代古迹，不像有的地方只是个别的

遗存，而是一个类型多样的建筑集群，在全国绝无仅有，为

我们全方位地了解宋代城市提供了一个现实样本。著名古

建筑学家宿白先生实地考察后，称赞赣州是“宋代建筑博物

馆”。1994 年，赣州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第三批历史文化

名城。同年 11月，赣州市举办了“中国赣州宋城文化节”。

赣州，这座千年“江南宋城”，终于回到了人们的视线，

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二
一般来说，古迹这东西，年代越久远，就越难保存，也就

越稀少越珍贵。赣州老城区的宋代建筑群，在千年的时光

隧道中穿越到现在，这是一个伟大的传奇。

这个千年传奇是怎样创造的？是因为老天爷的爱护有

加？还是赣州这片土地有着神奇的灵性？其实，原因并不

神秘，这些宋代建筑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个传统，非常强调良心，讲究官德，

主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中国古代的封建集权制度，却

又把一些人变成了唯命是从、碌碌无为的官僚。而另一些

官员，出于职责和良心，把官位当平台，在任内有所作为，成

就了许多流传千古的功绩。多亏赣州是块福地，宋朝时在

这里任职的多位知州，就是这样有良心有作为的官员。

北宋熙宁年间（1072），水利专家刘彝出任赣州（当时叫

虔州）知州。他看到赣州城每下大雨就发生内涝，心里十分

不安，于是设计并开挖了两组地下排水道。一组分布于东

南城区，称为“福沟”；一组分布于西北城区，称为“寿沟”，然

后通过城墙，将水排入章江和贡江。同时在福寿两沟的出

水口安装了自动木制水窗，平时可以将城区的污水排入江

中，洪水时又可自动关闭，不让江水倒灌。福寿沟总长约

12.6 公里，“砌以砖，覆以石，纵横迂曲，条贯井然”，其中主

干通道宽 0.6 米至 1 米，高 1.6 米至 2 米，人在里面可以自由

行走。不要说在当时，就是放到现在，这都是一项非常浩大

和了不起的工程。前几年，赣州市建起了“福寿沟博物馆”，

集中展示了这项伟大工程的模型。

我想，在宋朝，朝廷不会布置知州去修建下水道，也没

有人会去强迫知州修建下水道。但知州刘彝却主动把赣州

的排水沟建起来了，而且建得非常科学，质量上乘。这不仅

充分展现了刘彝水利方面的杰出才能，更体现了刘彝为官

理政的良心。在他看来，知州的含义，是治理，是消灾，是兴

利，是除弊，是为民造福。他完全可以同两千年前建造都江

堰的李冰媲美。李冰用滚滚清流灌溉和滋养了成都平原，

刘彝以排除城市污水保护市区和民众。两人可谓异曲同

工，殊途同归。刘彝，不愧为“赣州的李冰”。

城市排水系统一直被称为“良心工程”。因为它不像地

上工程，突兀在外，引人注目，可以炫耀，而是深藏地下，不

为人所见。特别是现代，更是如此。我们欣喜地看到，改革

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地下排水系统建设

不断加强，标准越来越高，质量越来越好。但也有少数城

市，地面上高楼林立，大厦比肩，街道纵横，桥梁飞架，处处

流光溢彩，十分繁华亮丽。然而对这项“地下工程”重视不

够，抓得不力，所以一下大雨，就道路被淹，房屋进水，造成

交通堵塞，城市瘫痪，甚至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严重损

失。记得有位著名作家说过：看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并不

是看它表面有多繁华，硬件有多好，应当去看看它的下水

道。一个城市的下水道，才能真正反映政府官员为百姓考

虑的事情有多少。这个东西你花了钱进去是看不到的，隐

藏着对百姓的责任，只有在下雨的时候才会面对。无论怎

样下大雨，城市都不会被淹。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赣州

人称刘彝是“千年不朽的良心”。

近读王阳明，内心受到深深的触动。他巡抚南赣时，在

平息当地匪患后，说了这样一番话，大意是：破山中贼易，破

心中贼难。一个人碰到麻烦去战胜它，其实不难，难的是战

胜自己。当时的南赣大地匪患三十余年，不是官军没有胜

过，而是前任官员把平匪当作任务，打胜就表功，就走了，并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阳明的这段话，实质上说的就

是官员做事必须要有“良心”，要真正为老百姓着想。这恐

怕是赣州何以成为千年宋城传奇的最好诠释，也是现在有

些地方出现“豆腐渣”和“面子工程”的反面注脚。所以，作

为一个官员，心中要有百姓，做事要有良心，决不能疏于职

守，马虎应付，更不能为了贪图功名而作“表面文章”，而应

在“下水道”之类的事情上多下力气。真正的政绩工程，是

藏在心底的良心创造的。这也许就是刘彝建造赣州地下排

水系统给今天我们的启示。

三
赣州的宋代古迹能够创造千年传奇，与这些古迹具有

长久的实用功能、能够长时期给民众带来福祉，有着十分密

切的关系。

这个道理我最初是从赣州城墙上领悟的。在我过去的

认识里，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防御设施，同时也是城市空

间的界定，其主要作用是为抵挡敌人入侵提供坚固的物理

屏障，以及便于政府管理人口流动和维护社会秩序。所以，

城墙也就成为中国城市一种特有的现象，以至成为一种文

化。

凡有城市，必有城墙。应当说，这在冷兵器时代是非常

必要的。当敌人进攻、兵临城下时，城墙便是最有效的盾

牌。而在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后，在大炮飞机面前，城墙就不

堪一击。这样，丧失了防御功能的城墙，也就被逐渐废除而

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如北京城那样高大雄伟的城墙，也最

终逃脱不了被拆除的命运，其身影已渺远得无处可寻。极

少数地方没有拆除的，也只能成为历史的遗迹，供人参观凭

吊、发思古之幽情了。

但是，赣州古城墙就不一样，它不仅是一道军事防御

墙，而且是一道坚固的防洪墙。我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

面。1994 年 6 月，赣州发了一场大洪水。几天不停的大雨，

使章江和贡江的水位猛涨，夹带着大量泥沙的浑黄色洪水

肆意地咆哮着，吞噬了村庄和田野，不少房屋倒塌，成片庄

稼被毁。我深恐赣州城区也会被洪水所淹，于是冒雨沿着

城墙察看。那场面真叫人心惊胆战。江水已经高过了市区

地面，形成了不小的落差，整个城市被洪水包围，成了陷落

在中间的一片洼地。一个个洪峰如海啸般袭来，冲击着城

墙。然而，在汹涌的洪水面前，城墙却如钢铁长城般岿然不

动。由于有了城墙作屏障，市区秩序井然，一切如常，商店

照常营业，居民照常生活。此时，我感到眼前的城墙，不是

冰冷的存在，而是充满着灵性和温度。由于地处江南，赣州

几乎每年都要发大水，而正是城墙，抵挡着洪水，使市民免

受洪水侵浸之苦。也正因为如此，市民把城墙看成护卫自

己的“生命墙”，一有损坏，就捐砖捐工，及时修复。城墙保

护了老百姓，而老百姓又反过来保护城墙，以至在长期的历

史中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这也就使得赣州城墙虽历经千

年而完好地保存下来。

城墙如此，贡江上的浮桥又何尝不是如此。南宋乾道

年间，当时任赣州知军的洪迈，看到贡江两岸的民众往来不

方便，就令船厂造了 100多只小舟，在江面依次排列连接，上

加横梁，再盖上木板，建成了一条长达 400 多米的浮桥。为

了不影响船只来往，浮桥每天定时定点划开小舟，断开桥

面，形成临时航道，让船只通过。自此之后，浮桥一直是贡

江两岸民众联系的纽带。对岸的村民经常过桥到城里买卖

东西，城里的市民则经常过桥到对岸农村走动办事。过浮

桥，进出城，已经深深融入了当地民众的生活。因此，保证

浮桥的畅通，也就成为当地民众的一种自觉。每逢架桥的

小舟和木板坏了，大家都会自觉地出钱出力进行修复。花

谢花开，年复一年，小舟和木板不知换了多少次，浮桥却从

未中断过。即使是在现代化的桥梁飞架起来之后，浮桥上

依然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我曾听过一名中年人说，他喜欢

走浮桥，方便亲切，自由自在，那种感觉是在坐车过桥时没

有的。可见，任何一种事物只要对民众长久“有用”和“有

利”，它的寿命就会长盛不衰。

四
赣州宋代建筑得以保存至今，创造千年传奇，还得益于

大自然的特别馈赠。

从位置上说，赣州地处偏僻，四围被高山深锁，位于一

块小小的盆地之中。只有一条赣江滚滚北去，穿过崇山峻

岭通往省城南昌，交通极不发达，进出很不方便。不要说在

古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了公路，从南昌乘车到赣州也

要花两天时间。1990 年代中期改扩成二级公路后，小车也

还要跑八个小时，大车用的时间就更多了。那时，在省城南

昌人的心目中，赣州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存在。正因为交通

不便，赣州长期待在深闺，度着自己悠闲的时光。那些宋代

建筑也静静地躲在一角，悄悄地倾听着岁月的无声流逝。

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赣州从来就不是全国性的军

事重镇，也不是全国性的兵家必争之地。因而也就较少受

到诸侯的争夺，较少受到豪强的蹂躏，较少受到战火的摧

残。虽然历史上这里也发生过多次战争，但大的只有两

次。一次是在 1646 年，清军和南明的军队在这里进行了一

场激战，使赣州城遭受了严重破坏。一次是 1945 年 2 月，日

本鬼子占领赣州，在投降撤退前，对赣州进行了疯狂的烧杀

掠抢。但从历史的长河上看，赣州总体上是安定的、平静

的，不像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平原那样战乱频仍。所以一些

宋代建筑得以躲过战争的浩劫而幸存下来。要不然，我们

只有从发黄的历史册页里去寻觅这些古迹了。

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赣州从来就没有成为过显赫

的全国经济中心。在古代，赣州虽然长期是州和县治所在

地，但经济始终不够发达。在大运河建成和大庾岭驿道开

通后，赣州成了全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上的节点城市，经济上

有过一段辉煌时期，在宋代甚至跻身全国三十六大城市之

一。然而在整个历史进程中，赣州的经济是比较落后的。

就是在宋代，就重要性而言，也远不及当时的南康军所在地

大余。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海运和铁路运输的兴起，内河

运输迅速衰败，赣州顿时成了交通的死角，经济一落千丈。

在很长一段时期，直至改革开放以前，赣州都不是经济发展

的重点地区，很少有大的基建和项目在这里投资，所以经济

一直发展不快，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没有耀眼的光芒，没

有炫目的繁华，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盖世的声名，这些

既是赣州的不幸，又是赣州的大幸。它因此没有被历代官

府“整容”和“重构”，没有在近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中被毁

灭性翻新，从而完整地保留了宋代的模样。从这个角度看，

地区偏僻，交通不便，对发展经济不利，而客观上于保护文

物古迹又是有利的。可见，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具有正

反两面性，有时看起来是好的事情，其实也会产生负面作

用，以至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五
赣州被称为“江南宋城”，不仅仅表现在地面建筑的物

质层面，还表现在文化和精神的层面。赣州宋代建筑之所

以能演绎千年传奇，归根结底是宋代的千年文脉铸就的。

宋代是赣州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许多文化名人都与

赣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赣州留下的足迹和诗文，为

当地的一座座建筑赋予了文化的灵魂，注入了强大的生命

力。最先对赣州具有重要影响的是周敦颐。这位理学奠基

人，在北宋嘉祐六年（1061）任赣州通判，任职期间写下了著

名的《爱莲说》，以莲喻人，以莲明志，阐发了一种清廉正直、

超凡脱俗的品格追求。这篇文章犹如一股清流，浇灌着赣

州，塑造着赣州。我们可以在一处处宋代建筑中，在建造这

些建筑的众多官员身上，看到这种莲花精神的赓续和绽放。

紧随周敦颐之后的，是苏东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

国人形成了一个习惯，喜欢在高处修建楼台，以观景抒怀。

时任知州孔宗翰也深谙其中之趣。他在修筑赣州城墙时，

在东北角城墙的最高处修建了一座楼台。这确是一个最佳

观景处。登上斯楼，放眼四望，如画的景色尽收眼底。孔宗

翰也是醉了，他把这些景色绘成图画，带给任密州知州的苏

东坡，请他作诗。但苏东坡迟迟没有动笔。一年后的 1078
年春，苏轼平调徐州，孔宗翰也转任陕州，在经过徐州时，他

再次请苏轼题诗。这次苏轼没有推辞，他反复端详着图画，

对照图画上的八大景观，顿时文思泉涌，笔走龙蛇，一口气

写下了八首诗。这组诗把赣州的山雨云烟、江流奔腾映照

得栩栩如生。这座楼台于是也就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

八境台，这也直接开创了中国城市八景文化的先河。从此，

八境台成了赣州的文化地标，城墙因八境台而增添了文化

和精神的内涵，八境台因苏东坡之诗而声名远播，赣州因此

也就有了千年不衰的文脉。

一百多年后，辛弃疾描写赣州郁孤台的诗又凄然问世

了。1175 年，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在平定茶商赖文正之

乱后，途经万安造口。他望着滚滚滔滔的赣江水，想起了此

处是建炎三年（1129）隆祐太后被金军追击弃船登陆然后逃

至赣州避难的地方，由此又想到了赣州城内贺兰山上的郁

孤台，不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于是展纸挥笔，写下了著名

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此词虽非在赣州登台而作，但

作者却借郁孤台抒发了其爱国忧民、沉郁孤独、壮志难酬的

悲愤之情。郁孤台因此诗誉满天下，台下的江水和城墙也

因此诗增添了文化的重量。

南宋末年，文天祥又来了。他高中状元后，于咸淳十年

（1274）任赣州知州。多少次，他沿着城墙攀上八境台登高

远望，沿着六条大街体察市井繁华和烟火民情，写下了“八

境烟浓淡，六街任往来”的诗句，为宋代的赣州街道留下了

难得的文字存照。然而，这年十二月，元军逼近京城临安，

文天祥临危受命，组织义兵抗元勤王。虽经浴血奋战，但因

力量悬殊，最终失败而落入了元军之手。被俘后，他面对敌

人的引诱威逼，宁死不惧，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赣州，因文天祥而充满了天地正

气，挺起了千年脊梁。

明代的王阳明，是一个对赣州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

仅因为他平息了赣南匪患，让老百姓过上了安定祥和的日

子，还因为他办书院，兴教化，企望“人人皆圣人”。通天岩

的“观心岩”，就是他常与门生讲学论道的地方。一个佛像

石窟，成了传播心学的殿堂。心学在这里完成了最后的升

华。1520 年王阳明在赣州首次向其门人提出“致良知”学

说。与此同时，他的弟子刊刻了他的《传习录》。现存的通

天岩摩崖石刻记载了这一活动。通天岩，一座佛像艺术与

儒家心学交相融合的神圣之地。

当然，在赣州驻足过的，还有黄庭坚、朱熹等众多文化

名流，他们为赣州所写的大量诗文，也使赣州的宋代建筑平

添了文化的魅力。

任何历史名人，其本身就是一道人文景观。如果一个

地方和一座建筑，没有名人和文化的光临，就很难引起世人

的瞩目，就很难被历代所传颂。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和名人

的“含金量”，赣州的宋代建筑才得以大放异彩，以至历久弥

新，成为中华文明的稀世珍宝。

赣州，一座宋城的千年辉煌。

赣州，一座宋城的千年传奇。

一座“宋城”的千年传奇
□ 刘上洋

（压题图为赣州章贡区古老的建春门与古浮桥相映

成景。胡江涛摄）


